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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次踏上这片神奇的
秘境，我的心里只是不停地想起
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说过的
一句话：在整个世界里，还有什么
地方有这样的景色，等待着摄影
者和探险家的？！

2001 年，数码相机尚未出现
在人们生活中。那年金秋，我随
十几个朋友去稻城旅行。

不过一周，我耗掉整整17个
“富士”胶卷。在我的游历过往
中，这是绝无仅有的。

据说，国庆节是稻城最好的
季节。一行人兴冲冲乘一辆“考
斯特”从重庆出发，沿成渝高速经
雅安，当晚抵达“跑马溜溜”的康
定城。次日早，翻过海拔4000多
米的折多山，到达理塘。一车人
头晕脑胀、呼吸急促，前一天的神
气活现跑到了爪哇国。又经过漫
长的一天多跋涉，眼前的高原草
甸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我昏昏然沉入梦乡。
下午，一阵惊呼将我唤醒。

恹恹地睁眼一看，顿然睡意全
无。只见前方一片广袤草地，色
泽艳如玫瑰，下车久观而不得其
名。有过路的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是稻城的独有植被，名叫“红地
毯”。放眼四望，朗空碧蓝如洗，
杨树林金黄耀目，这片不是奇葩
却比奇葩更夺人心魄的异草迎风
摇曳，远处群山起伏，逶迤莽苍。
我深吸一口气。

稻城，就这样令人惊艳地展
现在眼前！

接下来一路再无一丝睡意。
蓝天中飘着轻絮般的云朵，漫山
遍野红彤彤、绿油油、黄灿灿的茂
密灌木。在初秋灿烂的阳光下，
五彩斑斓的枝枝叶叶令人目眩地
反射出金辉，如一幅浓墨重彩的
画卷，又似一曲意韵悠长的交响
乐。

待峰回路转，又是另一番令
人叫绝的景观。远方雪峰峭拔，
似利剑直插云霄；近旁，满坡金黄
的小杨树亭亭玉立于湍流飞瀑的
河谷里，雪水欢唱着奔腾着，如一
带跃动的翡翠。几根树干沉默地
铺在河床上，任缤纷落叶飘零、覆
盖。只是，可有牧牛人从上面走
过？

渐渐地，山谷里开始活跃藏
族同胞们的身影。清一色被雪原
紫外线炙得赤红的脸膛，男人一
律地精干矫健，女子则个个高挑
纤细，或褐黄或深红的藏袍与多
彩山野相映成趣。一见我们的
车，赶牛的、背篓的藏胞好奇地飞
奔上来，激动地大声喊着什么。
虽然什么都听不懂，但从那一张
张绽放的笑脸和频频挥动的手势
中，我们读出了问候和友善。车
窗里一下子伸出十几双手一路挥
舞过去，“噢——”旷野之上，蓝天
之下一路开嗓大喊大叫，声音传
出很远，很远。

一路跋涉，于第二天到达中
心景区亚丁。据说这里刚对外开
放，路况很差，为安全起见，我们
须换乘当地人驾驶的越野车上
山。导游兼司机是位脸膛红黑的
藏族小伙子。他告诉我们，这儿
从去年也就是 2000 年夏天才开
始接待游人。此前，因地处偏远、
道路险峻，这里几乎一直与外界
隔绝。“藏胞们在欢迎远方的稀客
啊！”

那天，我们住在当地安排简
陋的帐篷里。赤裸的泥土地面，
有野草甚至野花从床头冒出来。
空气清冷有点刺骨，逼得人不得
不套上棉大衣。晚上吃了出生以

来吃过的最好吃的回锅肉，虽然
刀法粗犷，调料也简单到只是一
点豆瓣一点盐，但猪肉软糯、青椒
清香，实在是都市里难得吃到的
原生态食材。

次日，朝着目的地继续前
行。一路风景旖旎奇异，冲淡了
长途步行的疲惫。待公路走到尽
头，大家又换了骑马，沿羊肠小道
继续上行。所有人将能穿上能戴
上能套上的衣物全都招呼上了，
一个个身形臃肿穿得奇奇怪怪但
目光灼灼发亮。透过青翠欲滴的
树丛，晴空下隐约可见银白色的
雪山顶部了。空气愈发凛冽刺
骨，寒风一激灵，我忙拉开羊毛头
巾裹紧脸、脖。马儿“叮当”“叮
当”缓行在林海间，我一边观赏沿
途风光一边同牵马的藏胞聊天。
这里的藏胞多是康巴一族，是藏
胞中最强健的一支部落。

几小时山路跋涉，骑马的都
有点腰酸背痛了，藏胞们却面不
改色，依然健步如飞。如果放慢语
速，他们大多能听懂我们的语言。
他们说自从政府将这里开发出来
后，他们也点上了电灯。不过，他
们以前没见过照相机，非常渴望能
照上一张照片。我们非常愉快地
答应了，帮他们照了不少。

阳光忽地穿透云层，眼前霞
光万道。放眼远眺，雪域神峰，熠
熠生辉。

前面陡地爆出阵阵欢呼，且
一浪高过一浪，原来我们已到达
著名的雪峰环绕的洛绒牛场。在
这里，森林、草场、湖泊、溪流、瀑
布和牧场木屋相映成趣。牛羊们
懒洋洋或安卧或踯躅在摇曳的鲜
花细草间，远远望去像极了撒落
锦缎的各色珍珠。雪域神山——
当我们愈来愈近地走向她，她便
如披着层层轻帏的绝色新娘，面
含羞涩缓缓撩开面纱，展露出荡
人心魄的曼妙姿容。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世
界，所有形容词都黯然失色。脚
下，平缓如镜的河流静卧在柔软
丰茂的草地深处，仿佛酣睡的婴
儿偎在母亲怀里。翠绿间夹着金
黄的古树，或直指霄汉或俯首垂
腰，温情地与水面喁喁低语。牦
牛们慢条斯理寻着吃食，一派安
详静谧。连绵起伏的山峦上，层
次分明地铺满鲜红、金黄、葱绿、
深紫等各色灌木，乍一望像极了
巨大无朋的花树。更奇的是半山
腰上祥云缭绕，同山尖皑皑白雪
融为一体，在瓦蓝晴空下反射出
银白色金属般如梦如幻的光辉。

我怔怔地伫立。忘了拍照，
忘了惊叹，甚至忘了呼吸，忘了自
己的存在。

这里浓缩了世上所有的季
节，这里挥洒着人间最本真的色
彩。这里有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一
切，这里更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

心灵深处股股热流澎湃奔涌，
于璀璨霞蔚里缓缓升腾，直至贴近
天穹。我的眼角不觉濡湿了。

她寂寞地沉睡在岁月的冰山
下，她留存着大地最古老最真实
最纯净的记忆，千万年来，任日升
日落默默坚守着一方净土。她是
孤独的，但从不失骄傲、圣洁与尊
严。

我醉了，醉在这世外奇境中，
醉在这金秋的雪域神山……

那一场醉，直醉到20年后的
今天。尽管俗事繁杂多年无缘再
会，但内心的向往从未淡去。稻
城，待我再来，你又会以一番怎样
的惊世之美等着我？

乌梅花开
□苟永菊

春光是信使，像是要寄给远方的某一个人。我
们孤独地困守在原处纵是外面春日浩大，千言万语
也无从凭寄。遇或是不遇，如心存花香在春日的路
上，即使再孤独的种子也是会发芽的。

带着一颗温暖的心，与不失温度的春日相遇。
因为有希望，有憧憬，再寒凉的气流也会被捂热。于
是从从容容开启我们赴乌梅山观花的旅程。

乌梅山的风有一丝丝的清凉，早春的山色蕴隐
着薄薄的雾气，那一簇簇一树树粉白的花朵欢喜地
开着啊！轻轻走在花树下，在耳边、鼻间、发丝间都
会被那淡淡的花香所围绕，可以静听那蜜蜂在花信
间传递。间或一阵风轻轻拂来，花瓣很随意地滑过
眉间、脸颊，倘若偶尔落在了发丝上，或撞入镜头里，
于是心便生出喜悦与感动。在一个节气里与一朵花
相遇，是恰恰好，是美妙的、萌动的，我是被花信带到
了彼此相遇的这一刻。

我迷恋的是它那薄薄淡淡的白，花朵呈现出单
瓣，无重瓣的繁复，清清白白，舒朗有致，但花蕊很
细，有丝丝的鹅黄，带着深情款款，一点也不妖媚，任
由蜜蜂去“撩拨”，却兀自素颜盛开。托着花朵的最
外层有几片薄而俏皮的深红羽玉，而正是这一点点
朱砂红，乌梅花就有了别致的灵气与欢喜。

达川区百节镇的乌梅山是川东地区的一个符
号。说起百节的乌梅，每一个川东人都是发自内心
地喜欢，它是一种开在早春里的花。料峭的春寒无
法锁住我们向往的脚步，经历了一个冬的寒流，虽早
春有几天的菲菲细雨，天始终会放晴的。阳光明媚
的早春里，从乌梅广场，蔡家坡，再到乌梅山庄，游人
如织，大家都是奔着这俏俏的白、点点的黄而去，痴
迷于某一朵或一树，久久流连，拍花也拍自己还拍嗡
嗡的蜜蜂，清心自欢愉。

晓红是我一个极好的女伴，她的性格安静而内
敛，和我一样喜欢户外，更喜欢旅行，热衷于花香草
木，是烟火里深厚的那种女子。素日里她不喜欢拍
人像，我拍花时她用手机也在拍，见她弯着腰身，轻
轻柔柔地去抚弄花枝，我被她这温柔端庄的容色所
吸引，我习惯叫她网名：“云彩，别动，这画面极好”。
于是在我镜头的引导下，从眼神与她随性的姿势转
换，拍下了很多精美的画面。

年年有乌梅花开，百节春天的乌梅我也记不清
来了多少次，然而，今年春天的乌梅花却给我留下了
更深刻的印象——邂逅了“梅帝”，以前很多次总是
与它擦肩而过。梅帝树龄长达600年，也是这片乌
梅山最古老的一棵原生种树。传说玉帝指派一只神
鸟飞到凡间，神鸟衔来一粒种子，玉帝的手就那么随
便一指凡间这片突兀但又清秀的山林，于是这粒种
子就在这最高的山脉上扎下根来。年复一年静静地
开花，结果，在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替里，在无数次
风霜雪雨里默默地繁衍生息，于是才有了这片浩大
而深情的梅林，于是世人给这棵树取名“梅帝”。

小春日，这是我一年中最喜欢的一个节气。生
寒冬历尽，人生的坎坷与磨难，挫折与失败，疾病和
瘟疫都终归会过去。《白鹿原》里白嘉轩教育两个儿
子曾说过：“世事就两个字：福祸……凡遇到祸事的
时光也甭乱套，忍着受着，哪怕咬着牙也得忍受着，
忍过了受过了好事就跟着来了。”是呀，生活中有许
多细小而美好事物正在发生，比如这春日里，乌梅疏
新影，迎面喜相逢。这光阴的笔尖，不知有多少的人
生美意与情深啊。

那一场醉，留在了雪域神山
□程华


